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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der might ask why two people who have devoted their careers to writ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 one of us as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and columnist at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other as a professor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have collaborated on a book about the American condition today. The answer is simple. We have been friends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nd in that time hardly a week has gone by without our discussing some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ut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we started to notice something: Every conversation would begin with foreign policy but end with domestic policy—what was happening, or not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ry as we might to redirect them, the conversations kept coming back to America and our seeming inability today to rise to our greatest challenges. 

一、《曾經輝煌的美國》湯姆士•弗萊曼&麥可•曼督鮑

讀者也許會想問：為什麼兩個職業致力於國外事務的人-一位是紐約時代雜誌的駐外記者和專欄作家，另一位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高等國際研究中擔任美國外交政策的教授-兩人要共同合作一本關於美國現況的書。答案很簡單。我們有超過二十年的交情，而且過去幾乎每週都一起討論國際關係和美國對外政策的看法。但是過去幾年來，我們開始意識到:所有的對話都從對外政策開始，但是在國內政策-美國正在發生或沒有發生的事情-結束。我們也試著要把話題重新導回，但對話仍然不停回到美國和我們今日看似無能奮起面對重大的挑戰。

二、曾經的我們                        湯馬士L.費迪曼; 麥可.曼德巴恩
讀者或許會疑惑，為什麼兩個長期致力於美國的人，其中一個是紐約時報的特派員及專欄作家，另一位則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階國際研究中心的美洲外交政策教授，會合作出了一本當代美國情勢的書．其實這個答案很簡單．我們已經是二十年的老友了，在這二十年中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以各種不同的層面來探討國際關係以及美國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最後幾年，我們開始注意到一個現象：但是最近這幾年我們卻開始注意到一個問題：幾乎我們每次的討論都是從外交政策開頭，但卻在美國國內的政策中結尾─到底美國發生了什麼事？或是什麼都沒發生？我們雖然試著把討論轉回正題卻還是不斷回到美國本土上，但這樣的狀況喚起了我們最大的挑戰。

三、

讀者們可能會不解皆投身於外事文章撰寫之志業的我們 — 一名紐約時報的特派記者兼專欄作家，與另一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外交政策教授 — 為何要合寫一本關於美國現況的書。答案很簡單，我們是相識二十年以上的朋友。在這段時間裡，我們每週都會討論國際關係和美國對外政策的一些面向。不過，在最近幾年，我們開始注意到一件事：每次的對話都會從對外政策開始，對內政策結束：包含發生過的與未發生過的。儘管我們試著改變話題，卻總是回到美國和其明顯存在的無能。而這份無能因此讓我們無法起身面對此時最大的挑戰。
四、美國加油讚 (USA Next)
一位是紐約時報駐外記者兼專欄作家，一位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美國外交政策教授，讀者也許好奇為何兩位一直關注國外局勢的作家，如今合撰有關美國當今現況的著作。原因無他，我們有二十年的交情，其間沒有一周不討論國際情勢或美國外交政策。但近年來，我們發覺每次談話都從外交政策開頭卻以國內政策作結。我們已盡可能的轉回話題，卻徒勞無功，顯示出國內政策的課題不容忽視。
五、

讀者可能會好奇為何兩個致力於國際事務的兩個人-其中一個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跟國際特派員，另一個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係學院的美國外國政策教授-合作出版一本書關於美國的現況。答案十分簡單，我們已經是超過二十年的摯友，而期間我們對美國國際政治的討論不曾有一個禮拜的中斷。但在最近的那幾年，我們開始發現一個現象：每個以對外政策開頭的談話都會以國內政策作結─包括美國發生及未發生的事情。當我們越是試著導正話題，它越是回到美國本身，現今的無能似乎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曾經輝煌的美國》湯姆士•弗萊曼&麥可•曼督鮑
讀者可能會好奇，為什麼以撰寫外交事務為專業的兩個人──一個是紐約時報的國際特派員與專欄作家，另一個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階國際研究學院的美國外交政策教授──會合作出版一本關於美國本國現況的專書。答案十分簡單，我們是二十多年的摯友，每星期都會聚首討論國際關係和美國外交政策，但是在最近兩年，我們開始注意到一個現象：每次我們的對話都仕以外交政策開始，但是以國內政策作結，去討論美國正在發生或沒有發生的事情。即使我們努力想把話題轉回來，最終還是回到美國本身以及國家現在面臨巨大挑戰時的束手無策。
This situation, of course, has enormous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America plays a huge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world today. But that role depends on the country'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ealth. And America today is not healthy—economically or politically. This book is our effort to explain how we got into that state and how we get out of it. 

一、當然，這個情況牽連了許多國外政策。美國今日扮演著比昔日更重大且有建設性的角色。但是這個角色依賴國內社會、政治及經濟的健全，而今日的美國在經濟或政治上都不甚完善。這本書就是我們兩人努力解釋了我們如何走入現在的處境，又要如何退出的成果。

二、當然這種情況牽涉進許多外交政策互相影響，在現今的世界，美國扮演了一個重要，絕大多數時間更是一個扮演建設性腳色的國家，但是這個腳色取決於這個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是否健全．今日的美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生病的．我們在這本書中致力於闡述我們如何走進美國和走出到世界．
三、這種狀況，當然包含了極多外交政策的意涵。美國在現世中，往往扮演了巨大、多半有助益的角色，但這有賴於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良好狀況。而今，美國的政經狀況皆不佳。這本書就是我們付諸心力的成果，解釋何以致此，以及該如何擺脫。
四、這也點出無數當今外交的暗語，即美國似乎憑藉其社會、政治及經濟上的健全在世界上扮演積極的要角；但時下的美國，政經上已不復以往。本書闡釋美國是怎麼陷入泥沼，並如何走出來。
五、這個情況絕對跟對外政策息息相關，美國在現今的世界經常扮演一個重要且有益的角色，但現在這個角色取決於國內社會、政治和經濟狀況。而現今的美國無論是經濟或是政治方面並不健全。這本書是我們盡力解釋我們如何到達了這個地步以及要怎麼脫離。
這個現況對外交政策而言有著重大的意義。美國在現今的世界裡經常扮演重要而建設性的角色，但是這個角色的表現需要美國國內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情況良好。可是現在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出了問題，而我們倆人就是想透過這本書來嘗試解釋美國為何淪落至此以及要如何脫離困境。

